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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之外真实的叶问：

常以饮茶麻将为乐

� �

叶问幼时天资聪颖， 然体弱多
病。

7

岁时，佛山咏春拳宗师梁赞的
弟子陈华顺租用桑园设馆授徒，叶
问便有幸拜其为师， 学习咏春拳
术。

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 对此年
幼弟子极为疼爱， 自收叶问为徒
后， 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
技， 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关门弟子。

陈华顺逝世后， 叶问再随师兄吴仲
素钻研拳技。

1917

年，叶问远离佛山，赴港
求学外文， 随梁赞的儿子梁璧习武
3

年， 尽得梁赞仅有的几位弟子的
咏春精髓， 又直追师祖咏春之神
韵， 因而当他再回佛山时， 包括吴
仲素在内的同门诸弟子在拳艺上都
远逊于他。

民国政局稳定后， 叶问自香港
返回佛山， 先任职佛山侦缉大队书
记， 后从伍蕃任广东防务稽查长。

期间教授朋友及下属咏春拳， 名闻
佛山。

当时佛山每年都流行“秋色”

游行盛会， 以展示特殊的民族手
艺， 每年游行都是人山人海， 更有
来自外乡的游客。 在一次的“秋色”

游行中， 叶问与表妹数人一起观赏
“秋色”游行，突有一便衣警察上前
欲对其表妹动手动脚， 叶问以惯用
的咏春拳手法， 来个摊打齐发，即

见对方当场应声倒地。 对方气急败
坏，起身拔枪，叶问转身握住对方的
左轮手枪，并以其大拇指的力量，直
压左轮手枪的转轮， 竟然把手枪枪
芯压弯，使其不能发射，一时在当地
传为美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
1938

年攻占广东佛山， 叶问的过人功夫
早被日本宪兵队闻悉， 欲邀请其担
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 一向抱
守民族正义的叶问，当然拒绝日本
宪兵队之请，日本宪兵队在盛怒
之下，指派武术高手与叶问比武，

言明如叶问打败则听命差使， 在无
法拒绝的情况下，叶问只好接受比
武。 叶问用咏春拳，迫使对方突
然失去重心， 对方虽未中招，却
是败相毕露， 但叶问及时收马，跳
出比武场。

比武后的叶问， 担心激怒日本
军阀， 暂离佛山， 暗地从事抗敌工
作。 而对于影视剧中描述的叶问教
训外国人的镜头， 据叶问儿子叶准
回忆：“真实历史中， 父亲并不愿意
跟日本人接触。 打西洋人也不是真
的， 父亲生前总是尽量避免跟人武
力相向。 ”

因当时叶问不与日伪合作，导
致生活艰难， 故在

1941

年
~1943

年
间曾借得佛山永安路的“联倡”花纱
店，在晚间教授友人及下属咏春拳，

收得一批门徒。 抗战后期， “联倡”

停业， 叶问便迁到徒弟郭富家居
住。

抗日战争胜利后， 叶问虽有一
身武功，却放弃设馆授徒，在佛山曾
任警察局刑警队队长，后升督察长、

代理局长， 曾亲手侦破佛山沙坊之
劫案， 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擒
劫匪，更得上级赏识，在广州市担任
南区巡逻队长一职。

1949

年，叶问经澳门来到香港
投靠表姐。 来到香港后， 经好友介
绍，叶问认识了武术爱好者梁相。梁
相即行拜师学技， 并请叶问在九龙
的深水港九饭店职工总会公开传
授，时所学者不到

10

人。 后由于叶
问名声越来越响， 求学咏春拳技者
不断， 叶问再三迁换场地于九龙利
达街、李郑屋村、九龙兴业大厦，并
分出晚间若干时段， 到香港荷李活
道执教， 使咏春拳技推遍香港的每
个角落。在众多徒弟中，最为出名的
当属著名功夫影星李小龙。

1954

年， 李小龙在利达街武馆内拜入叶
问门下学习。

精通武术的叶问却并不喜争
斗，淡泊名利，空闲多以饮茶、麻将
为乐，还喜欢观看斗蟋蟀、斗狗，自
在地享受着平常人的生活。

1972

年
12

月，叶问在香港病逝。

（据新华网）

解密：长征途中的“年夜饭”怎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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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9

日，土城战
役失利后， 红军分

3

路纵队第
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此
时，距离农历春节不到

5

天，但
全军上下没有一点过节的气
氛。 为了执行北渡长江与红四
方面军会合的计划， 红军主力
与国民党川军苦战数回， 战果
甚微。 川军顽固抵抗，中央军又
尾追而至……所以， 非但没有
过节的气氛， 全军上下还笼罩
在一片失败的氛围里。 然而无
论什么样的氛围， 大年三十依
然如期而至。

2

月
3

日（大年三十）清晨，

浓雾笼罩着川南一带。 至晌午，

大雾散去， 和煦的阳光照耀着
大地， 熨帖的暖意让大家一扫
连日的阴霾和低落的情绪。 在
冬日暖阳下， 官兵的精气神都
自觉提升了不少。

部队行至叙永城外营盘山
时，阳光恰好，而这营盘山上有
一片橘林， 又时值橘子成熟的
季节，一派黄澄澄的丰收景象。

走在前面的战士一看见顿时兴
奋起来， 喊道： “同志们， 加油
啊，到山上吃橘子去！ ”但立刻
就被干部制止了， 重申了群众
纪律后，红军开始通过营盘山。

山并不高，但却充满了诱惑。 饱
满的橘子一个挨着一个， 压得
树枝都快弯到地上了， 那些成
熟落在地面的几乎铺了满满一
层， 有些已经腐烂……穿行其

间的红军战士实在太想剥一个
来解解馋、解解渴，但大家都自
觉被纪律约束着。 有个小战士
忍不住从地上捡了一个起来，

立刻遭到同志们的斥责。 小战
士无奈地掂了掂说： “嘿， 不简
单呐，肯定有

6

两多重。 ”说完，

把橘子放下了。

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部队
井然有序地前进着。 这一幕被
三军团

4

师政委黄克诚忠实地
记录了下来： “漫山遍野尽是橘
树，枝头挂满了熟透了的橘子，

也不见有人采摘。 ”而随三军团
行动， 后来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的刘少奇更是给官兵讲起典
故：在南方，春节时家里会摆些
橘树盆景，寓意“吉”……

守纪律的部队自然会赢得
民心。 守林的老大爷看到大队
军人过来，先是有点害怕。 可是
观望了一会儿， 他发现连地上
的橘子他们都不轻易拿， 心里
明白了几分。 大部队过后，军委
先遣队上来，守林大爷见到，便
抬了一筐橘子非要送给他们，

并告诉他们， 这片橘林不是他
的，他是穷人，只是受雇于地主
守林子。

听他这么一说， 红军进
一步侦察得知， 这片橘林属
于当地一个被称为“张老爷”的
大土豪， 而此人是品行极差的
劣绅……如此一来， 这些橘子
就成了“打土豪、分财物”的没

收对象。 红军找来木板，写上：

“这橘子林是土豪的， 现没收。

各部队路过这里时， 应有组织
地在指定地点采摘。 ”橘林被划
分成了若干块， 并专门留出了
一块给当地群众……

这份意外的收获可算是大
年三十部队置办的最大一宗年
货，而且也开了个好彩头。 摘下
来的橘子很快也送到了随后而
来的中央纵队。

早上
9

时许， 中央纵队从
宿营地摩尼镇出发。 离开遵义
前，机关进行了精简，中央纵队
本部只剩

300

多人， 带一个警
卫营。 然而，这些人里面有党和
红军的首长、 德高望重的老同
志、 中央机关的领导以及受伤
后休养的高级将领。 它是长
征中领率机关所在纵队，也
是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这
支数百人的队伍级别高， 而且
有老有少， 所以行进中前前后
后拉了几里长。 通常这个纵队
出发早到达晚， 再遇上天气不
好，战况不利时，往往又会意外
耽误……

可这个年三十， 中央纵队
的行军非常顺利，经安吉亭、乐
洼沟， 走走停停约

70

多里，下
午

5

时左右，先遣队的
10

余人
就抵达了一个小山村。

村庄坐落在大山之凹，因
有块硕大的石头像箱子一样矗
立在村头，故名石厢子。 又因东

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

西与云南水潦紧接，又称“鸡鸣
三省”之地。 村里有汉、彝、苗民
族

70

户，

400

余口， 村子虽小，

但有条件的人家也“新桃换旧
符”准备着过年。 先遣队到达后
立刻着手调查、宣传……很快，

在辞旧迎新之际这个偏僻的小
山村真正从骨子里开始旧貌换
新颜：走访最困难的群众，调查
当地剥削压迫人民的土豪劣
绅，四处墙上写上红军的口号、

标语……

在安顿和忙碌中， 除夕的
夜幕降临了。 各个炊事班也开
始忙着做“年夜饭”。 红军在相
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
食物， 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
地民愤极大的彭姓、 周姓两家
土豪的粮食、财物和年货，这些
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 之后
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

而驻守在离石厢子
10

多里的
前卫红一军团将吴桥镇团总吴
联山家的肥猪杀了， 选了部分
精华送到了中央纵队。

“有米”自然好做炊。 专门负
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
班做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
饭”：油亮亮的腊肉、肥瘦相间
的红烧肉、 水卤的大肠……做
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住处。

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比别人
特殊一点———多一份辣子。 而
穷苦的群众则集中在坝子上吃

了这顿“开心饭”。 不过，军委的
领导人们心思都不在“年夜饭”

上，匆匆吃完后，就集中到了没
收委员会所在处———村民王连
山家里开会。

会议的议题有三个： 中央红
军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会议
从傍晚开到第二天凌晨， 当雄
鸡啼鸣，东方发白时，疲劳不堪
的领导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

他们以这种方式“达旦不眠，谓
之守岁”。 当然， “守岁”成果是
显然的。 当晚中革军委致电各
部队： “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
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进行行动，

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

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 ”此电说
明，中革军委已决定避开强敌，

放弃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 此
外，在这个大山深处、在这个辞
旧迎新的时刻， 还对遵义会议
没有明确的组织问题进行了分
工：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
（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由毛
泽东、 周恩来负责军事。 第二
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 装着公
文、 象征着权力的那副担子从
博古处挑到了洛甫处———完成
了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
义的领导权交接。

中央纵队在石厢子休整了
一天，初二凌晨，又继续踏上了
征途……

（据新华网）

历史上的“吃喝风”：

穷奢极欲的吃喝

能 让 一 国 灭 亡

中国的“吃喝风”古已有之，穷奢极欲
的吃喝能让一个国家灭亡，历史上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

夏代最后一个国君桀， 《烈女传》上
说，他“为酒池可以运舟”，令三千人作牛
饮，“醉而溺死者， 妹喜笑之以为乐”。 可
是好景不长，商汤兴师问罪，夏亡商兴。商
代末年，商纣步夏桀的后尘，在沙丘大筑
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
间，作长夜之饮。 商纣王的行为使民怨沸
腾，诸侯叛离，终于为周武王所灭。

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皇帝，据
《明皇杂记》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
究吃喝，为此李隆基特地派了一个太监李
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
喝。 “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
家之产”。 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挥霍
无度，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
稀美味，均赏赐给杨国忠等人， “黄门
飞 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一个好
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
下去。

明朝更是一个吃喝成风的时代。大奸
臣严嵩和其子严世蕃生活奢华，后来被抄
家时，从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
重量，就不下

17000

两。 据《枣林杂俎》记
载，万历中某侍郎收受辽东都督李如松送
的人参，“重十六斤， 形似小儿”。 这么大
的人参，李如松也不会是掏钱买的，腐败
之风也够严重的了。 （据新华网）


